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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的一天，广州朋友一
大早就发来一则消息：原广东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暨南大学教
授曾昭科同志逝世，享年91岁。国
家主席习近平对曾昭科同志的
逝世表示悼念。

我的心陡然沉了下来，久久
凝视曾昭科先生的遗像。专注、
坚毅而友善的眼神，微微向左侧
翘起的嘴角，孤峰般拔地而起的
鼻梁，花白而并未稀疏的头发，
深色的玳瑁框眼镜……一如往
日，一如往日！

对于我，较之广东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曾昭科先生更是我
的系主任，一位提携和帮助过我
的可敬的长者。

山东、广东，黄海岸边、南海
之滨，青岛、广州——— 我的情思
缓缓跨过辽远的时空，此刻正萦
绕着33年前的暨南大学校园，那
座“旧貌换新颜”之前的古朴凝
重而又轻盈舒展的老暨南园。

时间回流到33年前的1982

年。那年初秋，我从吉林大学研
究生院毕业南下，来到暨南大学
外语系任教。坦率地说，暨大并
非我的首选，首选是中山大学。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暨大还没
有日语专业。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文革”祸止，国家趋治，改革
开放，百废待兴，世道人心远没
有今天这般错综复杂。我和多数
身穿“地摊货”而志在云天的年
轻硕士们一样，摩拳擦掌，一心
想在专业上一显身手。没有对口
专业的大学自然让人避而远之。
但当时是分配制，虽几次找研究
生处诉说，但最后一纸报到通知

书下来，仍分明写的是“暨南大
学”。于是我坐长达四十八个小
时的“硬座”火车，差不多从中国
的最北端来到差不多算是中国
大陆最南端的广州，走进市郊这
座历史悠久而复办才四年的华
侨高等学府。曾昭科先生当时正
是那里的英语教授兼外语系主
任。回想起来，当时的暨南园真
是别有天地。高大的棕榈树迎风
摇曳，灿烂的紫荆花如霞似锦。
湖光潋滟，曲径通幽。学校董事
长为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
志，校长为时任广东省长梁灵
光。我所在的外语系副主任是当
时就已知名的翻译家和诗人翁
显良教授。教日语的同事中有翻
译风行全国的日本电视连续剧

《排球女将》、《血疑》的禹昌夏先
生。一次在校园路上偶然遇上从
我的母校吉林大学调来的著名
实验物理学家黄振邦教授……
而他们全都那么和颜悦色，平易
近人，任何时候想起都会让人心
中平添暖意，感觉就像躺在春日
阳光下的山坡眼望满树杏花。

我就在那样的环境中见到
了曾昭科先生。第一次见他应该
是全系开会的时候。一切历历如
昨。高悬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的

“暨南大学”四个大字的正门进
去不远即是教学大楼。那是香港
实业家王宽诚先生捐建的五十
年代风格建筑，平面呈“工”字
形，正面立体呈“品”字形（现已
不存）。全系在左端三楼朝北一
间教室开会。大家坐在桌椅兼用
的拐肘木椅上，年近花甲的曾昭
科先生站起来讲话。他身材高

大，魁梧健壮，举手投足透出一
股英风豪气。嗓音时而沙哑低沉
时而又高亢洪亮，如长风出谷，
四野盘桓。我很意外，眼前的他
根本不像广东人，完全一副关东
出身的将军气度。

更让我意外的是，将军气
度的他，办起事来却不动声色。
一次我向他讲了自己的专业
梦，他听了并未多说什么。但时
过不久，他忽然告诉我：教育部
和国务院侨办批文下来了，同
意开办日语专业，明年招生，你
当教研室主任。记得有一天我
在系资料室一张长条桌旁闷头
翻阅杂志，他拖一把有些瘸腿
的木椅坐过来说：“小林，你看
办日语专业需要哪些原版书
刊，你开个名单我求香港开书
局的朋友从日本买来。朋友年
纪大了，有可能是帮我们最后
一次了……”写到这里，眼前清
楚地浮现出先生不无伤感的热
切的眼神，耳畔响起先生特有

的语声和热乎乎
的气息。他的确、
的的确确是个极
有存在感、有“质
感”的人。因了他，
环绕他的那间光
线阴暗、气氛抑郁
的资料室大房间
里的一切也似乎
有了质感，有了生
动的表情。

尤其让我难
以忘怀的，是他通
过系总支书记鼓
励我申报副教授

职称。于是，任教不过三年的
我，顺利跳过“讲师”而在1985年
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还有，先
生把我的家人悄悄调进了暨南
大学。本来是作为资料员调进
的，但很快转为教员上台讲课。
你说，一个年轻教师最在意的
是什么呢？无非专业对口、职称
和家庭这三样，而曾昭科先生
都在不动声色之间为我解决
了。而且，除了专业外都没用我
主动开口，办的过程甚至最后
办成了也没亲自告诉我，见面
也没提起，就像没那回事一样。
人生难有知遇。应该说，那是我
工作极卖力气的几年。他被增
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以后，就更忙了。加之他后来不
再兼任外语系主任，连见面都
不容易了。1999年我北上青岛，
尔来十五年间，再未相见。

现在媒体上关于曾昭科先
生的“传奇”，我那时就已听同
事说了（从未听他本人提及）。

最“传奇”的是，由于他从香港
及时向大陆通风报信，周恩来
总理出国访问的飞机才免于失
事……

容我概括一下曾昭科先生
的简历。先生1923年6月18日生
于广州，在广州读完小学后入
读香港九龙华仁英文书院。后
赴日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和京都
帝国大学。1947年毕业回港，出
任九龙刑事侦缉处副处长等要
职。1960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
高级行政课程，回港后升任助
理警司、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
1961年“红色特工”事发后被港
英当局驱逐出境，定居广州。
1962年作为特邀代表登上天安
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先后在
广州外国语学院、暨南大学任
英语系教授、外语系教授兼系
主任。1984年至2001年任广东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任第五、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先生一生波澜壮阔，跌宕
起伏，阅人历事，无可胜数。我
想先生大概不会记起自己无私
关照过的我这个晚辈，但我会
永远记住他，记住他提携后学
的仁厚长者之风，记住他不顾
个人安危的伟大的爱国情怀和
高洁的民族操守，记住他非凡
的使命感和历史功绩。黄海夜
雪，灯火迷离，天地空茫，音容
宛在。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先生千古！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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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乡

送庞朴先生远行

听到庞朴先生(1928-2015)去
世的噩耗，我和庞朴几十年交往
中的片断印象又在眼前浮现。

1951年3月，华东大学和青
岛的山东大学合并。原来的山
大校刊《山大生活》改名为《新
山大》，增加了几位专职编辑，
都是来自华大的年轻干部，其
中就有庞朴。我们原来在《山大
生活》的编辑都是兼职的学生，
我也是其中之一。经过一段过
渡、交接，我们原来的兼职编辑
就撤出了。我和庞朴就是在交
接过程中结识的。撤出后，我仍
然是校刊的积极投稿者，有时
校刊也向我约稿。有一次庞朴
约我写了一篇关于“五四”青年
节活动的报道，因为提到余修
同志调动的消息，不合新闻纪
律要求，没有刊出，庞朴特地向
我作了解释。后来我投过一篇

《什么是英雄》的杂感，也没有
刊出，庞朴也特地向我做了说
明。我毕业后，到济南工作，仍不
断收到寄赠的校刊，先是庞朴给
我寄，后来是葛懋春给我寄，一
直延续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
这期间我曾向校刊投稿数次，都
很快就发表了，有一篇《向母校，
叙别情》还得到《文汇报》转载。

大约1956年，我在一个大杂
志(可能是《新建设》)上看到庞朴
发表的哲学论文，是专门阐述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这个规律

曾经被斯大林废除过)。我才知道
庞朴已经是很有锐气的哲学界
新秀了。1957年春，毛泽东号召大
鸣大放，接着是反“右派”，听说
庞朴当时在北京进修，写了大字
报寄给山大。因为邮寄耽误了几
天，他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时已经
没有轰动效果。当时庞朴颇觉遗
憾。但也正因为没有轰动效果，
后来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只
是开除团籍。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我
以“右派翻天”的罪名成了群众
专政对象，管制时紧时松。1967年
初，我在学校园地“监督劳动”，
一天中午我在学校食堂吃了饭，
回到宿舍休息，想不到葛懋春、
庞朴敲门进来了。风声鹤唳之
中，他们怎么来找我这个批斗对
象呢？原来庞朴和葛懋春曾经以

“鲁春龙”的笔名合作发表了一
些文章，还曾在山大参与主持

“思想史讨论班”。“文革”开始
后，“思想史讨论班”被说成“三
家村”式的反党黑店，“鲁春龙”
的文章也被说成反党黑文，他俩
都受到冲击。这一天他们来找
我，是要把一些“黑材料”藏在我
这里。我那时已经被抄家数次，
估计再被抄家的可能性不大，我
就接受下来，藏到了一个隐秘的
地方。我说：“你们要我保存的是
什么材料，我不管，也不看。受人
之托，忠人之事。只要我不出大

事，保证完璧归赵。”他们还没吃
午饭，我就到学校食堂买饭，可
是早已误了饭时，只买来几个馒
头，还提来一饭盒菜汤。庞朴搅
动了一下菜汤，说：你们学校的
食堂也造反了吗？葛懋春对我
说：你去买点小菜吧！我说：现在
楼下小铺也没有什么小菜。其实
不是买不到，而是因为我已经被
扣发工资，一文不名了。可是我
看他们也在患难中，怎么好意思
诉苦呢？他俩每人吃了一个冷馒
头，就匆匆告别了。几个月后，毛
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
发表，葛懋春因为曾经支持过

“两个小人物”，得以解放，从我
这里完整地取走了“黑材料”。

1978年秋，山大举行“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讨会，
庞朴(那时已在北京工作)也来
了。有一天我去旁听，休息时我
和葛懋春说起“文革”初期藏“黑
材料”时让他们吃菜汤的事来，
葛懋春这才知道我那时已经被
扣发工资。他说：“我当时还没有
扣工资，你怎么不跟我要钱呢？”
我说：“我知道你们不到万不得
已不会找到我，在那种情况下，
我怎么会张口向你要钱呢？”我
给庞朴写了一首打油诗请葛懋
春转交，现在只记得最后两句是

“多少亲友生罅隙，烈火熊熊烧
秃头”。后来收到庞朴从北京寄
来的一首赠诗：“曾借玉楼作箭

楼，为攻为守细躇踌。图书四壁无
君影，号角一声增客愁。惯见红兵
呵臭九，不期青眼待亡囚。古来谢
饭多佳话，嗟我庸庸空白头。”诗
后附言说：“一九六七年亡命家香
处，相濡以沫。今秋重返济南，得
家香赠诗。谨次原韵，以谢盛德，
兼志历程。庞朴一九七八年于蓟
门。”（编者注：诗后附言中“家香”
为本文作者曾用名。）

大约十年前，我校(山东师
大)的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一
些著名专家来参加“论坛”，庞朴
也应邀前来。我听了他的一个讲
座。一开始主持人介绍说“庞朴
先生是国学研究的大师”，他郑
重声明自己不是大师，在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面前，只是个勤奋
的小学生。虽然听讲者只有寥寥
十来个人，他却讲得很认真，而
且始终精神饱满，有时还在黑板
上写写画画。散会后，我随他走
到宾馆，聊了一个来小时。我送
他一本散文集，题词是：“泉城正
待好风景，布谷声里又逢君。”他
笑了笑说：“我能算什么风景？”
我说：“你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大

‘家’呀。老祖宗有五行说，毛泽
东有两分法，你提出三分法，了
不起呀！”“哈，姑妄言之罢了。”
我说：“听说你成了联合国的什
么官员了，国际影响够大的了！”

“嗨，无非是个名义，亦真亦幻，
若有若无。”停了停，又说：“许多

事都是这样，正像《红楼梦》所
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
有还无。这是哲学。至于平日做
人做事还是要一板一眼，货真价
实。”我笑着说：“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也可以这样理解吧？”我的
散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怀念葛
懋春的，他看了标题，叹口气说：

“老葛的心胸够开阔的了，可是
晚年还是有些郁闷的事。人就是
人，不如意事常八九，想不开不
行，完全超脱也不大可能……”

四年前，庞朴成了母校山东
大学的终身教授。我看到这个消
息，曾想打个电话祝贺，接着想
到他那年所说的“无非是个名
义，若有若无”，就没有打。不过
我知道他担任终身教授绝不是
尸位素餐的空头“名义”，而是非
常认真和投入的，“一板一眼，货
真价实”。早在2004年，他就受邀
加盟山东大学，在儒学研究中心
的建立和发展上，在一系列重大
学术成果的编纂、出版上，都渗
透着他的心血。

庞朴先生走了。按照他的哲
学家胸襟，他大概早有庄子“等
生死”的感悟。在我这个俗人的
心目中，他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风
范将长留人间。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
东大学中文系)

2015年1月9日，国际著名哲学家、中国著名哲学史专家、
儒学研究泰斗、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在济南去世，享
年87岁。

山东师范大学吕家乡先生撰文回忆庞朴先生：按照他的
哲学家胸襟，他大概早有庄子“等生死”的感悟。在我这个俗人
的心目中，他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风范将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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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

曾昭科：我的曾经的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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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科1962年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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